
您从山冲走来，带着少年情怀
您从小路走来，大地为之震颤
您从雪中走来，带着长长诗篇
您从岳麓走来，洒下枫叶片片
您从历史尘埃走来，民族命运从此改变
您一袭青衣 一握油纸伞
宽大的袖袍下裹挟着一个世纪惊雷

一群大胆的普罗米修斯
将火种在南国丛林点燃
任狂风暴雨 也不能将它扑灭
这烈火 终燎原
将一切黑暗和腐朽烧毁
您在北国的城楼
用湘人独有的声音
宣告东方巨人醒来

您独立寒秋放眼万里江天
您慧眼如炬洞悉上下千年
您柔情似水 又意志如铁
如椽大笔扫过
樯橹灰飞烟灭
而深埋心底的孤独
留给自己咀嚼

您缔造一个神话开创一个纪元
您踏歌而来挥手而去
不带走一片枫叶
您敢笑秦皇汉武
不需寝宫陵阙
您用自己的方式与世界告别
您挥手之间
天地定格

写在毛泽东诞辰
吕方林

御笔峰
从传说土壤里
孕育成一首古老的诗
诗的仙骨
支撑着这仙人气质十足的奇峰
诗的仙风
吹醒这迷人仙境
让人百看不厌
心绪悠悠

天门山
绿色树木，少女似地
依偎在山顶，要对伟岸石峰
轻言柔情讲一辈子情话
说着说着云来了
云在山间飘，山在云里舞
听着听着天门山醉了
那模样，让人越看越想看
越看越心旷神怡

宝峰湖
天上仙女不小心
掉下一滴柔情的泪
峡谷小心捧着
一年又一年
这里变成了一泓湖
宝峰湖
来张家界旅游的
没有一人不去看看这座湖

张家界三景
张昌爱

昨夜一场小雨/滋润俺家菜园
几畦新鲜菜蔬/简直可当花看
——老树画画：《花乱开》

阳光暖暖的，照耀着陈谷主干妈
家的菜园子。
照耀着陈谷主他干妈的一头白发

和纵横交错的皱纹。
老人80多岁，背有些弓了。印象

里每天都在拾掇她的菜园子，拔草，
施肥，整枝，捉虫，采摘，给藤蔓植
物类的瓜豆支以攀援的竹木，等等。
所以，每次来山谷，差不多都会在菜
园子碰到老人。
这天，种豆得豆的老人先是将藤

上的豌豆摘下来，然后就着菜园子的
阳光一颗颗剥豆。
菜地肥沃，老人的双手嶙峋而消

瘦。
豆苗葱绿，老人的额脸沧桑而慈

祥。
便想起一首《看娘剥豆》的诗，

诗中的老娘将思念和寂寞剥得疼痛生
声，许多光辉照亮整个剥豆的过程。
便想起我那白发苍苍的老娘，也曾佝
偻着腰在阳光下剥豆，剥得日子从手
指间蹦落到盛豆子的竹箕，跳荡着几
许清脆的光芒。
豆永远是一种美丽的生物呀！
是的，家中的老娘，眼前的干

妈，不都是一种庄稼，一株由壮健渐

渐变得削瘦的豆类植物吗！眼前的干
妈仍能弓着背在菜园子进进出出，我
家中的老娘，多年前就已将自己剥成
空壳，瘫在床上不能自理了。
辛劳而幸福地穿梭于菜园子的干

妈呀！

半个月亮爬上坡。
低低飞行和游走在树荫、草丛、

菜地的萤火虫，将竹林间的露水点亮
又捏熄了，将细鱼泼刺泼刺掠过荷堂
的浪花点亮又浇熄了，将屎螂壳饕餮
之后打着的一串响鼻点亮又拧熄了。
多年前，作家迟子建来张家界旅

行。入夜，她独自走进一片竹林，萤
火虫忽明忽灭地在她眼前飞来飞去，
将与她擦身而过的一片竹叶映得无与
伦比的翠绿；在飞过溪涧的一刻，将
岩石上的一滴水染得泛出珍珠一般的
光泽。
亘古长存的萤火，在一瞬间照亮

了女作家的青春。
她确信小虫子体内蓄积着亿万年

前的光明，那颤颤飞动的光束，恍惚
是旧时光在隐隐呈现：古代仕女灿烂
的白牙；亮丽的丝绸；中世纪沉凝的
流水；戏园里铮琮的器乐；画坊的白
绸；沙场上的刀光剑影。遂留下一篇
《萤火一万年》的美文。她在美文里
说，萤火虫照亮自己的一刹那，甚至
疑心是上帝开口跟她说话了⋯⋯

我喜欢萤火虫。喜欢它那么弱小
却能发光，喜欢它提着小灯笼飞行和
游走，一副小精灵模样。喜欢萤火虫
经过的地方，南瓜藤、黄瓜藤、丝瓜
藤的花苞，一一毕毕剥剥绽开了。喜
欢萤火虫明灭的时候，那滚动在芋头
叶子上的露珠，那倒映在水塘的天边
的星星，那躲在木栅栏背后的水牛的
眼睛，一一给不声不响点亮了。
儿时的经验告诉我，萤火虫喜欢

瓜叶。干妈家的菜园子应该是萤火虫
们最热闹的去处。果然！爬满篱笆的
瓜藤、瓜叶和瓜花之间，一点点光焰
摇曳明灭，不等我走近去，它们向我
围拢过来。我像是让萤火虫的光芒浮
起来了。
少年时代，时常去地里捉萤火虫

玩。把一份好奇，一份生动，一份幻
想，装进空墨水瓶的透明里。
萤火虫沿着山冈低飞，沿着溪河

低飞，像举着火把的游行队伍。
我们兴冲冲追着，撵着。双手合

成花苞形，小心翼翼往空墨水瓶转移
的过程中，不时发出惊叫，有萤火虫
越狱了⋯⋯这当儿，树叶搂着树枝，
神情有些不安；云块搂着月亮，神情
有些不安。
忽然发现脚下踩着一座座坟包，

埋着一个个夭亡了的小孩的尸骨。我
们没命的跑啊，跑啊，咚咚、咚咚的
脚步如同季节的喷嚏。一口气跑到有

人群和灯光的地方，心头却涌出从未
有过的孤独⋯⋯
这份少年的孤独，应该跟骤然离

开萤火虫群落有关。

早晨，趁着清露未消，陈谷主的
干妈从家中取来柴灰，撒往瓜叶上。
瓜叶蒙了柴灰，口感不行了，一粒一
粒的萤火虫摇着小脑袋飞走了。
好熟悉的场景啊。好亲切的画面

啊。
早年我在农村的时候，夏天的早

晨，出了集体工，常常用撮箕盛了柴
灰，踩着两脚露水，来到菜园子，做
着跟陈谷主干妈同样的事情。然后，
给蔬菜松土，锄草。渐渐，太阳毒起
来了。我就躲进菜地一侧的梨树林
子，写我的诗歌小说去了。
我的书柜里，保存着农村时期的

部分手稿，体裁有诗歌、小说、歌
曲、曲艺等。那个特定的年代里，这
些文字背后凸写着一个落魄书生的自
我奋斗。梦想。失落。希冀。挣扎。
迷乱。汗水。惶惑。苦痛。泪珠。冲
决。坎坷。煎熬。总之，不甘心就这
么活一辈子，于是坚忍着，执拗着，
默默奋斗着。却不知出路在哪里；不
知出路在哪里却仍然默默奋斗着！由
十万分渺茫的功名心理喂养着，喂养
一个支撑自己活下去的理由。
一部写于1973年的小长篇《阳春

三月》，最初的草稿写在装订成册的
“社员劳动出勤记工表”背面。增增
删删，涂涂改改，部分字迹濡湿过的
情形不时出现。回想那段日子啊！人
在地里干活，脑瓜子全是小说里的人
物和故事情节在旋转。一俟生产队收
工，我就找理由拖迟回家吃饭的时
间，躲到棉花地里写，躲到岩窠山里
写，躲到菜园子一旁的梨树林子里
写，躲到被虫蛀蚀得颤颤悠悠的废楼
上写，乃至蹲在茅厕上躲着写，腿子
蹲麻了也浑然不觉。这么多年过去
了，手稿的字里行间，斑斑点点，依
稀辨认得出泥水的痕迹，雨水的痕
迹，露水的痕迹，汗水的痕迹，泪水
的痕迹，农药水的痕迹，虫子爬过的
痕迹；依稀感觉得出太阳的影子，星
月的影子，云雾的影子，落花的影
子，蝴蝶的影子，蜻蜓的影子，以及
再暗黑的夜晚也要拼尽全力发出一缕
光焰的萤火虫的影子——我的影子！

套用一位台湾作家的小说标题
——
我这不可告人的乡愁哪⋯⋯

作者简介：罗长江，国家一级作
家，文化学者，书法家，画家。两件
作品先后被收入中学语文课本，已出
版文学、文化著作21种。

在干妈家的菜园子怀旧
——五号山谷散记之三

罗长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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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槐是一个箍桶匠。
大槐常挑着箍桶担子到未家坪

来。一到村口，大槐就大声吆喝：
箍桶哎，箍桶；箍桶哎，箍桶⋯⋯
不一会，大槐就被要箍桶的人

家唤了去。
箍桶不一定要箍新的，旧桶坏

了的大槐也能修理。大槐拆下旧
桶，将烂了的木条换上新的，再把
箍紧一下，然后用桐油油上几遍就
能用了。
大凡准备做新桶的人家，早早

就备好了木料和桶箍。木料一般是
杉木，这种木材呈白色，质量轻，
有香味。桶箍也分三六九等，最差
的要算竹箍，好一点的是铁箍，最
好的是铜箍。使用什么样的桶箍，
也反映出这户人家的家庭条件。所
以，若是有姑娘家要出嫁，再穷也
要打制几副好的铜箍。
大槐箍起桶来分外专注。他坐

在一堆木头碎屑中，将木块锯成大
小相同有弧度的木条，木条间采用
竹销连接。不用铁钉，是因为铁钉
容易生锈，会腐蚀木桶。大槐又留
出木桶的腿，接着打箍、刨光⋯⋯
这样一共有几十道工序，每一道工
序，大槐都做得一丝不苟。
大槐箍的桶严丝合缝，滴水不

漏，而且既美观，又耐用。所以，
大槐每次到未家坪来，都不会打空
转身。
大槐每回箍完桶，都会挑着箍

桶担子，大步走向村口那家代销
店。大槐一脚踏进店内，对店家朱
驼子说：四个发饼，半斤包谷酒。
发饼是一种南方汉族糕点，入

口松软，奶香浓郁，一角钱一个。
包谷酒酒味醇香，味道甘甜，两角
钱一斤。这饼这酒，大槐吃得起。
吃完饼，喝完酒，大槐嘴巴一

抹，挑着箍桶担子踏出店门，很快
消失在通往村外的小路尽头。
每回来未家坪，大槐都会在岗

上站一会儿，这里地势高，能清楚
地看到村里的一座屋。
这是小艾的屋。
大槐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小艾

的屋看。小艾背着背篓出来洗衣
了。小艾去菜园摘菜了。小艾屋里
的烟囱冒烟了⋯⋯每当看到这些，
大槐总会泪流满面。有时候，听到
大槐悠长的吆喝声，小艾也会走出
屋来，在门口呆呆站上半天⋯⋯
大槐和小艾原是一个村的，俩

人从小一起长大，每天形影不离。
小时候，孩子们玩过家家，每一
次，大槐和小艾扮的都是两口子。
长大了，大槐的眼里只有小艾，小
艾的眼里也只有大槐。大槐常搂着
小艾，激动地说：小艾，将来，我
一定要娶你。小艾常被大槐搂着，
羞涩地说：大槐，将来，我一定嫁
给你。彼此相爱的大槐和小艾，每
天都沉浸在爱情的蜜坛里。转眼
间，打小跟爹学箍桶的大槐到了娶
亲的年纪，便托媒人去小艾家提

亲。小艾爹和大槐爹年轻时为田里
争水吵过架，还动过手。小艾爹心
眼小，一直记着仇，所以不管媒人
怎么说，就是不同意这门亲事。而
且没多久，小艾爹竟不顾小艾的哭
闹，狠心将她嫁到了未家坪⋯⋯
有一回，大槐帮人箍完桶来到

代销店，恰好小艾在店里买盐。大
槐又惊又喜地望着小艾，小艾也回
望着大槐。大槐想对小艾说什么，
但张了张口，却什么也没说出来。
小艾眼眶也湿了，她望一眼大槐，
转身走了出去。望着小艾远去的背
影，大槐怅然若失地叹口气，扭头
对朱驼子说：四个发饼，半斤包谷
酒。
一转眼，大槐四十岁了。大槐

已经人到中年。大槐仍然光棍一
条。
大槐还是挑着箍桶担子到未家

坪来。一到村口，大槐就大声吆
喝：箍桶哎，箍桶；箍桶哎，箍桶
⋯⋯刚吆喝了两声，大槐就被小艾
唤了去。
大槐心不在焉地箍着桶，小艾

在一旁心事重重地看着他。大槐箍
好桶离开时，小艾叫住了他：你都
四十了，大槐。
大槐不做声。
小艾又说：大槐你不能老是这

样。
大槐仍不做声。
小艾就小声哭了起来，说：你不

能为了我，一辈子不成亲吧大槐？
我不成亲，我就是不成亲，这辈

子我都不成亲。大槐说完，把小艾
一个人晾在那里，头也不回地走了。
大槐再次来未家坪，是两个月

后。那天，大槐帮人箍桶时，听到
一个惊人的消息：小艾死了。半个
月前，小艾的男人在外面喝酒回
来，撕扯着小艾的头发，又打又
骂。小艾的男人说她偷人养汉。当
天夜里，小艾就喝了农药。小艾是
凶死的，不能入族墓，只能埋在未
家坪背后的大山里。
大槐走进村口代销店时，已是

暮色四合。大槐掏出身上仅有的两
块钱，对朱驼子喊道：两斤包谷
酒，其余的买发饼。
你吃得了这么多吗？朱驼子张

圆了嘴巴问。
大槐面无表情地拿眼瞪他。朱

驼子忙识趣地打酒，拿饼。
大槐大口吃完饼，大口喝完

酒，然后挑着箍桶担子摇晃着出了
店门。站在门口，大槐仰面望着夜
空里的月亮，眼泪大颗大颗地滚落
下来。大槐在月光下跌跌撞撞地走
着，天地很空阔，月亮走人也走。
大槐边走边大声哭喊：小艾哎，小
艾；小艾哎，小艾⋯⋯
箍桶匠大槐就是在那天夜里失

踪的。有走夜路的人看见大槐朝未
家坪背后的大山里踉踉跄跄地走去
了。
大槐至今都没有回来⋯⋯

箍桶匠大槐 （小小说）
魏咏柏

春暖花开，北京军博摆放的一挺歪
把子机枪，被一个老汉认出来。
老汉仔细详端，当看到枪身那处剥

落的伤痕，眼睛立即被拉直了。天啊，
这就是我的战友，当年在抗美援朝战场
上威震敌寇的那挺歪把子。老汉一屁股
坐在地下，呜呜哭。同行的老伴问，老汉
说：“我⋯⋯找回来了！我的歪把子。”40
年了，那挺歪把子，又和主人再次相遇。
歪把子的主人，叫阿歪，是一个湘

西山里的汉子。阿歪出生在湘西的大山
中，刚来到世间，一个农村哲人拍了他
屁股一掌，说：这桶生意，歪八字，命
硬。于是母亲为他取乳名，喊阿歪。阿
歪命运多坎坷，12岁那年，跟师傅学鬼
谷神，五年后师傅死了。阿歪到深山祭
祀师傅，被一伙强人捉肥猪，稀里糊涂
当了四天的土匪兵。枪还没摸热，成了
解放军的俘虏。后来，阿歪戴上了军
帽，奔赴抗美援朝的战场。
谁都不知道阿歪有功夫。当运输兵

的阿歪，走进了枪林弹雨中。他和他的
连队守阵地，他拿了一挺机枪，不错，
是一挺歪把子。他抱枪而眠，抱枪而
战，骁勇善战，到底打死了多少敌人？
他记不清，只知道后来，他成了一级战
斗英雄，戴着军功章见到了金日成。
那年，阿歪荣归故里。乡亲们都说

阿歪有出息，腰挎短枪，是一个狠角
色。阿歪回寨探亲，唱起了山歌，对着

村里的一位美丽的姑娘唱：“小妹妹你
走山岗，我歪阿哥想你想断肠。”那姑
娘骂唱：“你（桶）烈骡子，像（桶）
歪把子，一身疤揪（满）了，你烤糊
哒？”这位姑娘当然知道阿歪身上有32
块疤痕，丑得古怪，但她没嫌弃，成了
阿歪的新娘。结婚那天，阿歪脱衣洗
澡，新娘抚摸丈夫满身的伤疤，一凹一
凸，每一个伤疤都令人心疼。妻子说，
痛吗？阿歪笑着说，有你疼，不痛！
结婚第六天，阿歪出事了。部队来

了命令，阿歪不再是军人，短枪被收
缴，下放到寨中当农民。原来有人告黑
状，说阿歪匪性不改，并翻晒出阿歪当
四天土匪兵的不洁历史。
寨中村民用异样的眼神看着阿歪夫

妻。
阿歪只好和妻子躲进山林。寨民用

冷漠的眼神注视阿歪夫妻。
阿歪忍受着煎熬。阿歪在每年的建

军节和党的生日这天，都不吃不喝。妻
子知道，丈夫在思念着他的部队和他的
战友。夜晚，阿歪背对青山，在石洞前
苦练着武功，他想出山。
终于有一天，阿歪出了山。阿歪这

匹“烈骡子”又勇敢地上了战场。公社
严打，阿歪冲锋，几招几式，将歹徒捉拿
归案；县里拆弹，阿歪几招几式，化险为
夷。有一次，带民兵训练，眼看一颗手榴
弹即将爆炸，为减少伤亡，他扑上去⋯⋯
结果，他又再次负伤，胸口又多了

两道深深的伤痕。
结果，他的故事被重新挖出来，引

起了新闻界的关注。
我作为本地的记者兼作家，到医院

采访阿歪。
阿歪很普通，一脸慈祥，矮矮胖

胖，并没有凶神恶煞的样儿。80多岁
了，手脚倒还灵活。采访在病房，我
问，他答；我再问，他笑。我被他的故
事感染，想看看他背上的伤疤。他有点
难为情，病房还有女人呢，我怕女人看
⋯⋯原来，钢铁般的男人，也有柔情蜜
意的时候。我拉紧窗帘，太阳暖贴贴地
晒在窗台。他的妻子离开后，阿歪赤身
裸体躺着，我先看他的背，细细数，再
看他的胸，细细念。看他的腿、他的
胯、他的脚板⋯⋯全身伤痕累累，完全
缺失了完美的肤色。他说，这是在秃岭
落上的，这是敌军刀砍的，这块是美国

鬼子用手雷炸的。如数家珍，一共 35
块。每一块伤疤的传奇，是鲜血凝固成
的，是精神凝集成的，是岁月打磨成
的，更是人的意志浇灌成的，成为一名
军人的荣耀。
握紧我的手，他说，在垂暮之年，

还想入党。上级同意了他的请求。阿歪
昏迷了 20多天，醒来后，在病房他顽
强地坐起来，胸前佩戴着一枚党徽，面
对一面红红的旗帜，举起右手，庄严宣
誓。“我是党员喽！”他兴奋不已。40年
前，他找回了他的歪把子；60年后，他
找到了他的政治身份。
阿歪宣誓后的第六天，含笑去世。

他的妻子唱着当年的那首情歌为他送
行。我出席了他的葬礼。他的妻子守在
他的面前，正准备装殓，分明看到丈夫
的眼帘下又流落了两行眼泪，这是亲人
的呼唤才具有的灵犀！这是亲人去世最
后的祈求！村支书连夜造了一挺歪把
子，木制的，涂上色，系上红绸，放进
了棺材，随最后一抹冬阳缓缓入土。大
家都知道，棺材里的骨灰盒中，还有18
块弹片，躲在阿歪创伤的深处。
生死两次面，总有离别恨。叩问灵

魂处，总思勇敢人。
我被歪把子的故事深深感动。每个

人都是大海中的一朵浪花，如果这朵浪
花曾经被太阳暖暖的呵护着，它就一定
能折射出人性最亮色的真和美。

歪把子 （小小说）
谷俊德[白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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